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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意大利科尔蒂纳丹佩佐2月10日
电 在米兰冬奥会雪橇赛道边采访时，中国队
选手鲍振宇的一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滑行
的时候，其实你的每一次用力和控制，几乎都
是在减速。”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违背直觉。在一个
胜负差距精确到0.001秒的项目里，为什么“少
做动作”，反而更接近速度的极限？
　　鲍振宇解释说，这里的“少”，并不是不
用力，而是减少无效动作，把力量集中在最关
键的控制瞬间。雪橇转向完全依靠身体的细微
变化完成：肩部下压、转肩回正、脚部发
力——— 动作幅度极小。“高水平选手的滑行，
往往看起来很‘干净’，那是因为动作很小，
都被‘藏’起来了。”
　　在高速滑行中，多余的动作和无效发力，
都会增加冰面阻力，直接影响最终速度。“你
越想修正，橇反而越不听话。”他说，“最高
的境界，是在控制和顺应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把自己交给冰道。”
　　对很多第一次接触雪橇项目的人来说，这
项运动常常被误解为“躺着滑下去”。运动员
仰卧在橇上，双手贴身，双脚向前，看起来似
乎只需顺着重力一路向下。然而真正了解这项
运动才会发现，雪橇并不是一项“被动滑行”
的运动，而是一场对身体控制、心理稳定和物
理规律理解能力的极限考验。
　　鲍振宇介绍，训练初期，运动员往往需要
在赛道低难度区域反复练习，由于全程无刹车
装置，一旦出发便无法停下，新手只能硬着头
皮面对越来越快的速度和不断逼近的弯道。
“看着下一个弯越来越近，心跳会不自觉地加
快。”他回忆说。
　　出发阶段同样关键。“外教常提醒我们，
‘出发快0.1秒，最终成绩可能领先0.3到0. 4
秒。’”鲍振宇说，这也是为什么雪橇运动员
需要具备出色的上肢力量和核心爆发力。“在
滑行中，真正的难点在于，在高强度心理压力
下，保持动作的稳定性与连贯性，并实现对细
微发力的有效控制。”
　　曾站上冬奥会领奖台的加拿大雪橇名将、
现任加拿大队领队萨姆·埃德尼将雪橇、雪车
和钢架雪车统称为“高度技术化的项目”。
　　“这几项运动就像是‘冰上F1（世界一
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无论是雪橇、雪车
还是钢架雪车，本质上都是一项高度技术化的
运动。这些运动的器材非常讲究，其工程和设
计水准，和F1赛车是同一个级别——— 只不过
没有发动机，但速度同样惊人。而且，运动员
的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在埃德尼看来，真正拉开差距的，除了运
动员的身体条件，还有时间。“尤其是在雪橇
项目上，要培养真正具备世界顶尖竞争力的运
动员，通常需要两个奥运周期。”他说，“这
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反复理解赛道和器材的
过程。”
　　也正是在这样的长期积累中，雪橇这项运
动逐渐显露出它真正的难度所在——— 在重力与
速度面前，考验的并不仅仅是多用力还是少用
力，而是如何在高速滑行中精准控制身体，把
力用在恰当的位置，读懂冰道、适应环境，并

在其中找到平衡。
　　正如赛后被问及雪橇运动的魅力，

罗马尼亚男子雪橇选手爱德华·克
勒丘恩没有展开解释，而是用一

句话概括了自己的滑行体验：
“闭上眼睛，冲向终点就

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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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F1”的秘密

雪橇运动如何“巧用力”

　　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的米兰冬奥会雪橇赛场，站在场边、不
断与国际官员、各队工作人员等相关人士沟通细节的，是中国雪
橇界的一名“老兵”——— 武大伟。作为国际雪橇联合会官方选派
的米兰冬奥会雪橇项目仲裁委员、哈尔滨体育学院冬季奥林匹克
学院副院长，武大伟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雪橇运动从“零起步”
到“站上世界舞台”的全过程。

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后，中国雪橇从零起步

　　2015年7月31日，北京申办冬奥会成
功。一个清晰而坚定的目标被写入中国冰
雪运动发展规划——— 全项目参赛。
　　“但在那之前，中国是没有雪橇国家
队的。”武大伟说，早在中国尚未组建雪
橇国家队之前，国际雪橇联合会曾在日本
长野连续多年举办面向亚洲国家和地区的
发展训练营，鼓励更多亚洲运动员接触并
参与这项运动。“那时我作为哈尔滨体育
学院的代表，开始尝试组织运动员去参
加，这算是中国雪橇最早的火种之一。”
　　2015年8月，雪橇项目国家集训队组织
第一次跨界跨项选材，有雪橇项目相关经
验的武大伟作为中方教练员参与建队与备
战工作。
　　最初的选拔，甚至不是在冰面上完成
的。体能测试之外，运动员要在有坡度的
公路上使用轮橇滑行，通过标志桩，考察
对器材的操控感。“最终从20多人里选出
11个人，直接送到德国，上冰训练”。

　　第一次站在欧洲雪橇赛道前，陌生感
几乎笼罩了一切。“运动员们都不敢跟教
练说害怕，但我知道。”武大伟回忆道。
雪橇滑行不仅速度极快，还要求运动员在
短时间内记住线路、发力点和节奏，并在
结束后向教练准确反馈。但中国运动员第
一次上冰时，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记
不住。
　　“那时候真的很艰难。我们既要应对
运动员的挫败感，也要面对外界的质疑
声。”他说，“但你必须承认，这就是从
零开始的代价。”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作为队伍中方教练员的武大伟给外籍教练
的态度始终很明确：“这是正常阶段，一
定要给运动员信心。”转机出现在2016年
初。“记得就在圣诞节后，在奥地利伊格
尔斯赛道，两名运动员突然‘开窍’了，
她们开始真正理解教练在说什么，开始有
在冰面滑行的感觉了。”武大伟记得很清
楚，“那是胡慧兰和王沛宣。”

北京冬奥会，中国雪橇第一次站上世界舞台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雪橇第一次真正
意义上站到世界舞台中央。
　　在那届冬奥会上，中国雪橇队首次实
现冬奥会全项目参赛。而在赛场之外，武
大伟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 从国家队教
练，转为雪橇项目竞赛副主任及裁判长。
　　“教练的核心任务，是运动员；而办
赛，是协调所有人。”他说。
　　场地冰质如何保持、出发流程如何衔
接、车辆如何调度、更衣室空间如何设
计，甚至运动员头盔挂钩之间的宽度，他
都需要向不同业务部门反复解释清楚。
“一切从运动员出发。”
　　2021年11月，北京延庆的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雪游龙”迎来建成后首次雪橇项
目的国际训练周，那是武大伟记忆中最艰
难的一段经历。受疫情影响，两次国际训
练周被合并为连续14天，再加上测试赛，
前后持续21天。
　　“每天凌晨5时出发，凌晨12时回酒
店，最多睡4个小时。”武大伟说，测试赛
结束那天，裁判员们在终点区把他抛向空
中庆祝。
　　北京冬奥会结束后，国际雪橇联合会
方面在交流中对赛事组织工作给予高度赞
赏。“他们对我说，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
还能把赛事组织到这个程度，只有中国人
能做到”。

向未来，中国雪橇的“底座”正在逐步成形

　　米兰冬奥周期，中国雪橇队在奥运资
格赛中拿到全项目参赛席位。这一周期，
中国运动员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男单选
手鲍振宇、女单选手王沛宣，男双组合居
巴依·赛克依/侯硕，女双组合古丽洁乃
提·阿迪克尤木/赵佳颖，在这一周期的世
界杯、世锦赛等国际赛事中都取得明显进
步，稳定性和技术完成度均有明显提升。
　　“这说明我们已经不再只是‘凑
数’。”在武大伟看来，中国雪橇真正的
“底座”，正在逐步成形。
　　首先是赛道基础。“雪游龙”的建
成，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亚洲在滑
行项目中的位置。“过去，赛道几乎都在
欧洲，现在，中国有了这样一条高规格赛
道，使雪橇等滑行项目在中国本土乃至
亚洲地区具备了更为稳定、可持续
的发展条件”。
　　其次是人才体系。北京
冬奥会后，陕西、内蒙
古、广东等地陆续组建
地方队；退役运动员
转型教练；通过国
家训练营进行
统一选拔，

青年梯队开始逐步成形。
　　此外，中国正在尝试设计
雪橇器材，并完成了陆
地轮橇的自主生产。
　　“中国雪橇走
到今天确实不容
易。”武大伟说，
“但现在，我们
已经在世界坐
标里 ，有了属
于 自 己 的 位
置。” 据新
华社

鲍鲍振振宇宇在在比比赛赛中中准准备备出出发发。。


